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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类对于环境的审美维度具有多样性，知觉系统便是其中之一，正是由于“身体诸觉”的在 

场，中国文学城市审美才充满了丰富的质感。自汉代始，视觉感受和听觉感受便成为中国文学家体认 

和表现城市之美的重要依据，而主体身体诸觉快感生发的关键原因则在于城市形象丰富的审美蕴含。 

具体言之，中国文学家环境感知中的审美愉悦关联着中国城市设计和建设所遵循的诸多美学原则，同 

时，还源于主体 自身多重生命需求不同程度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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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高度发达的农业文化的影响与制约，城市审美问题 

长期未能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古典诗学与古典美学 

的诸多重要范畴，无论“情景交融”的意境说，“江山之助” 

的灵感说，抑或“文如其人”的作家论，“阴阳刚柔”的风格 

论 ，无一例外地将城市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直至上世纪 

8o年代初，著名美学家宗自华先生出版《美学散步》，广泛 

地讨论了中国古典音乐、绘画、书法、诗歌、小说所体现的美 

学思想及其审美价值 ，城市审美问题依然“缺席”，宗白华 

先生的研究视角及其美学观念无疑代表了中国传统美学的 

主流。 

城市审美研究的长期缺失并不意味着城市审美实践活 

动的根本性缺失，一个标志性的表现是，自汉代始，中国文 

学家就围绕城市不断进行丰富多彩的艺术描写，通过生动 

具体且富有现场感的形象传达出他们对城市之美的独特感 

知与价值体认。尽管城市审美与乡村审美的对象迥异，但 

同为审美性地反思人类栖居，主体对于客体之美的感知与 

欣赏必然遵循相通的规律。进入审美视阈的城市如同乡村 
一 样，从来不是纯客观的存在，而是人们经验着的环境，人 

类的经验作为一种知觉系统，从审美的立场审视，“它具有 

感觉的丰富性、直接性和即刻性”①。由于知觉是直接作用 

于感觉器官的事物的整体在人头脑中的反映，因此，视觉、 

听觉、触觉、嗅觉甚至味觉所获得的各种信息，都可能被积 

极地包孕在环境经验之中。审美体验最终体现为一种超越 

肉体快感的主体精神愉悦和心灵慰藉，所以，强调审美愉悦 

至关重要的远距离静观非常必要，然而，我们在讨论环境感 

知时如果强行分裂或一味排斥感官作用，则走向了极端。 

人类审美实践证明，因主体生理机能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 

感官快乐，在美感构成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人 

圈 

类对于环境的审美维度具有多样性，知觉系统便是其中之 
一

，诚如乔治 ·桑塔耶那所说，“人体一切机能都对美感有 

贡献”②，正是因为“身体诸觉”的在场，中国文学城市审美 

才充满了丰富的质感。 

一 “身体诸觉”在场与城市之美的文学呈现 

出现于中国文学的城市形象，具有五大显著的审美风 

貌，即融入自然的和谐之美，内蕴外化的技术之美，彰显文 

明的动态之美，各具特色的个性之美以及多元共生的复合 

之美。中国文学家对于城市之美的最初体验与艺术表现全 

然不是出于先在的观念和理性的认知，而是基于自身的经 

验。作为人类后起的居住场所，城市在物质构成、景观呈 

现、居民规模、产业结构以及社会职能作用诸多方面，与乡 

村存在着本质差异，城市美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亦因此而定。 

对于那些刚刚走出世代居住的乡村生活场景而进入城市的 

个体而言，情感的不适或激变首先源于强烈的感官刺激，这 
一 点，我们从茅盾《子夜》描写乡村土豪吴老太爷面对大上 

海夜间声色光电而产生巨大恐惧感的情节中不难认识到。 

城市经验既可构成反观乡村的独特视角，亦可成为审美愉 

悦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文学家之所以擅长采用“鸟 

瞰”的态势去捕捉和展现城市之美，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城市 

外在的形色声光给予他们的第一印象。汉代都邑赋是最早 

出现的城市文学典范之作，创立“京都大赋”一体的班固， 

在亲身经历的基础上展开艺术想象，创作了影响深远的《两 

都赋》。他运用铺张扬厉的手法渲染汉代长安、洛阳两都的 

形势、布局及其气象，形象地再现了盛世京城的壮美与繁 

荣，其艺术构想主要是通过视觉形象完成的，以下是其中最 

为典型的一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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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金城而万雉 ，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 ，立 

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 

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 

红尘四合，烟云相连。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 

士女，殊异乎五方。③ 

以视觉感官切人，抒写心随目动的愉悦以及发自内心的赞 

叹，这一手法被后世文学家所继承，赋家如此，诗人亦如此。 

唐代李世民的《帝京篇》(其一)，王勃的《临高台》、卢照邻 

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等传世名篇，相继采取 

居高临下的俯瞰视角，长安的山川1形胜、城阙宫殿、王侯府 

邸、衣冠文物、车马饮馔、各色人物，被诗人尽收眼底。作品 

极力渲染帝都宫室之壮美、景象之繁华、风气之奢侈、人物 

之纷杂，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凭借壮阔的都市长卷， 

强国帝都的旷世风貌，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以及文学家“苞 

括宇宙，总览人物”的博大胸怀，得到淋漓尽致的呈现，美就 

在这样的描写和观照中展开。 

视觉，被乔治 ·桑塔耶那定义为“最卓越的知觉”，因 

为“只有通过视觉器官和依照于视觉，我们才最容易明白事 

物”④。中国现当代文学家的相关创作，再次确证了视觉在 

城市审美中的不可或缺性。斗转星移，时代变迁，现代文明 

的飞速发展赋予城市日新月异的面貌，面对变动不居、历久 

弥新的审美对象，视觉感知以及由此带来的内心感受永远 

是文学家表现与评判的重要依据。1924年，鲁迅应西北大 

学的讲学邀请前往西安，同行者中有北京《晨报副刊》编辑 

孙伏原，孙后来在《杨贵妃》一文中这样介绍此次西安之旅 

的情况： 

我们看大小雁塔，看曲江，看灞桥，看碑林，看各家 

古董铺，多少都有一点收获。在我已觉相当满意⋯⋯⑤ 

收获首先来自于“看”，一连五个“看”字无疑突出了视觉对 

于美感生成的重要意义。他谈的虽是个人体会，客观上却 

反映出一种普遍经验。至于文中提到鲁迅对此行不甚满 

意，只是因为初步的感知偏离了他关于古都的记忆印象。 

事实上，我们所谓形式美的事物，往往肉眼可视。1963年， 

身处上海的著名诗人闻捷写下政治抒情诗《我思念北京》， 

纵情赞美共和国首都。诗人关于北京的想象建立在充分调 

动知觉系统的基础之上，他通过听觉、触觉、嗅觉尤其是视 

觉全方位获取有关北京的种种信息，借助北京著名的人文 

景观如知春亭、西苑、钓鱼台、谐趣园、陶然亭、太和殿、佛香 

阁、九龙壁、长安街、前门饭店、首都剧场、天安门城楼、历史 

博物馆，构建起一个集历史与现代于一体的文化空间。在 

这里，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国都，不仅是象征的，也是具体 

的，鲜活可感的。 

除了视觉，听觉在人类的环境感知中也占据着重要地 

位。伯林特将除自然之声(如风声、雨声)以外的城市声音 

叠 

归结两大类，一类是人声，例如街头小贩的叫卖声、孩子的 

玩耍声、父母的呼叫声、人们断续的谈话声以及熙熙攘攘的 

人流声，这是生活本身具有的声音，“它们表明了鲜活的生 

活正在进行”。另一类则是各种机器发出的声音，例如汽车 

的轰鸣声、报时的钟声、报警的笛声、电锯的噪声、喧器的喇 

叭声以及从收音机、电视机发出的声音，“这些刺耳的声音 

围绕着我们并压倒了人声”@。他认为理想的听觉环境是 

人与声音的完美结合，美因人的声音而彰显。其实早在宋 

代，中国文学家关于城市卖花声的描写就形象地诠释了这 
一

道理。 

沿街叫卖鲜花，是宋代城市的一大景观，体现了城市经 

济与城市生活的紧密结合。两宋时期，大城市居民对于鲜 

花一直保持着旺盛的欣赏热情和消费能力，每年春天花市 

游人如织，沿街卖花声不断，经过作家的审美观照与艺术提 

炼，它们由普通的生活场景转化为充满美感的文学图景： 

午梦醒来，小窗人静，春在卖花声里。——王喁 

《夜行船 ·曲水溅裙三月二》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陆游《临 

安春雨初霁》 

湖边柳 色渐啼莺。才听朝马动，一巷 卖花声。 
— — 刘辰翁《临江仙 ·晓晴》 

街头小贩追随春天脚步的卖花声引发了文学家欢快愉悦的 

审美情感，流动的卖花声形象地传达出城市春天的独特魅 

力，一股浓郁的生活气息迎面扑来。城市环境与城市居民 

之间的有效互动，以及市民生活的丰富多彩，也由此得见 
一 斑 。 

在城市迈向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鉴于城市的建设与 

发展对机器的依赖程度 日益加强，机器声在市声中所占比 

例亦随之增加。那些令人心烦、污染环境的嘈杂之声固然 

与美感无缘，不过，轰鸣的马达声一旦带来旧貌换新颜的都 

市奇观，赋予主体全新的知觉感受，那么，它就完全可能成 

为美感的源泉。1931年，诗人番草在《都市巡礼曲》中这样 

写道：“交通机关的音响与汽笛在旋律着现代的交响乐，电 

流的空间里梦一般的高耸着那纵横的几何景。”④当大批作 

家将畸形繁荣的大都市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地标给 

予痛心疾首的批判时，他却从城市的声音中捕捉到了美的 

旋律，其意义即如邦斯多尔夫所言：“当我们反思地观照一 

个客体或环境和感受一种愉悦时，在充溢着令人惊奇、赞 

叹、快乐和感恩的因素的地方，一种被我们称之为美的审美 

价值实现了。”⑧对现代城市进行审美观照，完全不可能、也 

不应该避开机器的声响，只有人声与机器声有机融为一体， 

方可营造出人与物和谐共生的理想居住环境。读一读闻捷 

《我思念北京》中的这些诗句；“红领巾的欢笑装满北海的 

游艇”，“北京悠扬的钟声催动了待发的列车”，“湛蓝的天 

空飞过频频致敬的银燕，一片彩云托着戴有竹哨的鸽群”， 

便不难感受到两大类声音和谐相融对于美化城市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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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二 身体诸觉在场与城市形象的审美意蕴 

人对环境的审美维度既包括环境带给人的感官愉悦， 

更包括环境对人生命的启示及其对主体生存精神需求的满 

足。作为客体的城市建筑的景深、样式、色彩以及弥漫于城 

市的各种声音和气味，只有与主体自身先在的审美观念相 

契合，内化为精神愉悦的源泉，方可具有真正的审美价值。 

黑格尔认为美感是感性与理性的有机统一，他将这种介于 

感觉与思考之间的心理功能命名为“敏感”，借以表明“美 

感虽直接从感官接受美的信息，但不仅停留于感性处理阶 

段，而且有‘朦胧’的理性处理参与” 。由于身体诸觉对美 

的信息的吸收与理想活动以“概念的朦胧预感”的形式参 

与审美，已经成为美感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我们的任务 

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从文学表现的角度去描述知觉系统在城 

市审美中的存在与作用，更重要的是必须回答理性如何以 

“朦胧预感”的方式参与审美的问题，换言之，揭示客体引 

发主体身体诸觉快感的深层次文化意蕴，以彰显感性与理 

性、身体与心灵的内在联系。下文，我们将从两个方面展开 

论述。 

首先，中国文学家环境感知中的审美愉悦关联着中国 

城市设计和建设所遵循的诸多美学原则。 

第一，对称是中华民族普遍推崇的形式美法则之一。 

对称，是指物体或图形两边的各部分在大小、形状、排列上 

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对称性普遍存在于宇宙之中，它可以 

带给人一种稳定、凝重、和谐的审美感受，如果将对称与对 

比有机结合起来，在相反两极的框架中形成对称，审美效果 

更加强烈。对称是自然界的普遍法则之一，例如健康动物 

的形体(包括人体)大都呈现出左右对称的特征。深受整 

体动态平衡思维方式(亦称辩证思维方式)影响的中华民 

族，基于对对称法则的深切感受和洞察，无论建筑、园林、街 

道的设计，抑或诗歌的声律、对偶，都积极地追求对称的效 

果 ，而中国文学家对于事物外部形态对称美的敏感与倾心， 

也正是长期以来以对称为美观念潜移默化的结果。中国古 

代的北方民居以及为数众多的城市在设计上或整体或局部 

地体现出整齐方正、对称平衡的布局特点，例如唐代京城长 

安的里坊制采用东西对称的格局，东西两市为商贸区，遥相 

对应。城市整体格局基本符合《周礼 ·考工记》所描绘的 

以宫城为轴心，南北中轴线为主导、严整对称的都城空间形 

态，这一特点给了著名诗人自居易“棋盘”的视觉感观，他 

在《登观音台望城》诗里这样描绘：“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 

街如种菜畦。遥认微微入朝火，一条星宿五门西。”形象而 

又准确。当时的长安以朱雀门大街为中轴线，东西向十四 

条大街，南北向十一条大街，它们彼此平行又相互交错，将 

城市比较均匀地分为一百余坊，登高俯瞰，的确能够产生整 

齐如棋盘的视觉感受。明代的北京城堪称世界城市建设历 

史上最杰出的城市设计范例之一，它采用以宫城为中心的 

向心格局，以永定门到钟楼长达 7．8公里作为城市中轴线， 

圈 

这种“取中而两分，以中轴建筑为主线而两侧均衡分布的城 

市格局”@，给人一种贯通壮阔、平衡对称的视觉美感。明 

代产生的多篇《北京赋》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艺术表现，兹举 

二例 ： 

前朝后市之规，既肃肃而严严；左庙右社之制，复 

亭亭而翼翼。布列有序，不爽寸尺，妙合化工，莫究窥 

测。——陈敬宗《北京赋》 

上仿象夫天体之 圜，下效法乎坤德之 方。两观 对 

峙以岳立，五门高矗乎昊苍。飞阁岘以奠乎四表，琼楼 

巍以立于两旁。庙社并列，左右相当。——李时勉《北 

京赋》 

视觉感官的 悦受制于主体审美心理的预设，明代文学家 

们之所以高度肯定与热情赞美这样的城市格局，根本原因 

在于它具体演绎了北京人在对称美法则支配下所形成的以 

“正”为上、以“中”为美的审美取向。 

第二，和谐美是中华民族特别推崇的另一审美法则。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古代中国人的城市 

建设理念，因地制宜，背山面水的选址原则之所以得到普遍 

贯彻，除了能够满足经济实用的现实功利需求之外，城市规 

划者亲近自然的文化禀性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先秦时 

期，儒家“比德山水”和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从不同角度 

沟通了人的精神世界与自然山水之间的内在联系，成为奠 

定中国人审美心理结构的两大理论基石。传统的风水理论 

则将崇尚自然的文化思想与审美情趣带入城市环境的选择 

和经营之中，在造就了中国古代城市融入自然的和谐之美 

的同时，也培养起中华民族以和谐为美的环境审美心理取 

向，讴歌山水城市意境美的文学传统也在此基础上形成。 

汉代辞赋家扬雄《蜀都赋》云“两江饰其市，九桥带其 

流”，形象地展现了成都依托自然、山水环绕、适宜居住的建 

筑风貌。唐代王维《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 

中春望之作应制》诗将“渭水自萦秦塞曲，黄山旧绕汉宫 

斜”和“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两组不同的镜 

头巧妙地组合在一起，成功地传达出帝都长安由山绕水萦 

的自然形胜与大气磅礴的宫廷建筑共同铸就的独特气质。 

自居易《洛川晴望赋》采用俯瞰视角描绘洛阳一带的宜人 

景色，所谓“赋邙山，眺洛邑”，将自然山水景观与城市建筑 

景观并举，尽情欣赏“三川浩浩以奔流，双阙峨峨而屹立”， 

“瞻上阳之宫阙兮，胜仙家之福庭。望中岳之林岭兮，似天 

台之翠屏”的美景。我们注意到，当代文人赋洛阳日：“伊洛 

清波，滋天赐邑城；邙山苍柏，壮周立王城”@，无论观照视 

角抑或情感反应，与自居易如出一辙。桂林是中国著名的 

山水城市，自然山水与园林美景交相辉映，从古至今，赢得 

无数赞歌。宋人陶弼《桂林》诗日：“青罗江水碧连山，城在 

山光水色间”，王正功《鹿鸣》诗更是首次吟出“桂林山水甲 

天下”的传世名句。今人何开粹作《桂林赋》云：“斯地也， 

北以五岭崇峦为屏，南以桂柳运河为襟，东南连苍梧之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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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西北以三江为芳邻。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凹唱响 

了新时代的桂林赞歌。干百年来，审美主体对于客体和谐 

之美的欣赏态度一以贯之，从未改变。 

山水景观与城市景观有机结合所形成的和谐之美，是 
一 种意蕴深厚，足以唤起人深刻情感体验的高级审美形态， 

人为之城市建筑与自然之山水风物经过巧妙配搭，营造出 

别有一番韵味的审美境界，可以同时满足人的物质与精神 

的双重需求。一方面人们置身高楼，真切地享受到物质文 

明发展的成果，身心的快乐必然关联着与个体当下物质欲 

望的满足，同时，由于高度对象化的城市文明见证着人类奋 

斗的力量与改造自然的成功，主体从当下直接性的生活状 

态中体悟到生命创造的实际意义，从而进入到审美的层面。 

另一方面又由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长期植根于农业文化 

的土壤之中，山水基因参与了大众审美心理的建构，人们即 

使行走于都市，也渴望自然山水的拥抱与浸润。城市依山 

傍水而建，二者建构起彼此呼应、衬托和交融的内在联系， 

直接满足城中人亲近自然山水的审美心理需求。 

第三，技术美是城市建设普遍追求的美学效果。美的 

城市建设布局总是体现着技术和艺术的有机统一，高明的 

建筑师在成功采用技术手段强化和完善不同类型建筑的实 

用功能的同时，尽可能地调动各种艺术因素赋予建筑的外 

在形式美，这便是视觉感官能够参与城市审美活动的关键 

因素。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审美元素是构成中国古代城市 

技术美的重要成分，例如殿堂楼阁的“飞甍”，即上翘如飞 

的屋脊，作为中国古代建筑优美造型的标志，无数次成为文 

人墨客审美表现的对象，南朝诗人谢眺《晚登三山还望京 

邑》赞美金陵城美景：“自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盛唐著 

名诗人王维诗极言长安之美，有“小苑接侯家，飞甍映宫 

树”(《奉和圣制御春明楼临右相园亭赋乐贤诗应制》)之 

句。“飞甍”造型得益于屋顶构建直线和曲线的巧妙组合， 

技术层面上达到了收纳阳光、遮蔽烈日、排泄雨水的效果， 

从审美角度看则增添了建筑外观飞动、轻快、飘逸的美感， 

堪称民族智慧的结晶。此外，古代城市中随处可见的画栋 

雕梁、回廊曲宇，以及现代城市里大量涌现的各类雕塑，皆 

如“飞甍”，形象地展示了中华民族丰富的想象力和伟大的 

创造力，故而构成了文学家美感产生的内在基因。 

其次，中国文学家环境感知中的审美愉悦还源于主体 

多重生命需求不同程度的满足。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要绝非单一的存 

在。作为理想的居住地，城市首先必须满足居民群体基本 

的生活需求与安全需求，在此基础上，还应当有利于他们实 

现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较之相对简 

单、静止的乡村生活，复杂多变、文化功能齐备的城市生活 

更具备在不同层面上满足居住者生命多样需求的优势。前 

文提到的丰富多彩的城市声音，之所以能够构成中国文学 

家感受与把握多元复合的城市之美的重要尺度，主要原因 

正在于它的文化彰显功能。一个典型的现象便是，古代作 

家对于京城早朝的津津乐道与倾情描写。京城作为全国政 

墨 

治文化中心，多元共生的城市特质使它的声音较之一般城 

市更为繁复，更富于变化，也更多地包孕着生发美感的文化 

元素。除了梨园教坊的弹唱，街肆商铺的叫卖，酒楼茶肆的 

吆喝以及通衢大道的轮转，以一种日常生活的形态昭示着 

个体生存低层次需求的种种满足之外，更有京城早朝庄严 

的钟声与大气磅礴的礼乐，宣谕着国家主权，象征国家机器 

正常运转，在催生出无数个体的民族 自豪之感与政治向上 

之情的同时，也使那些参与早朝的文人士大夫因人生理想 

的初步实现而获得身心的愉悦，其审美价值不言而喻。 

人的自我实现是在不断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完成 

的，城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古老到现代的发展过程，亦 

是人自身不断充实、完善的进步过程。不断发展的城市见 

证人类的不断进步，城市的声音传达城市独特魅力，彰显出 

人自身改造外部环境的力量与成就，因此，当文学家透过听 

觉感官感受到城市之间相互区别的文化个性时，与文化认 

同感同时生发的还有本质力量对象化后的自我满足感。清 

代的扬州是全国戏曲表演中心，通俗文艺十分发达，市民的 

娱乐生活丰富多彩，在这座江南名城里，传统的竹西歌配合 

着民间的俚语歌谣，演奏出一曲雅俗共赏的城市乐章。清 

代文人董伟业的《扬州竹枝词》@，通过充满浓郁市井气息 

的城市之音表达了自己对扬州的具体感受： 

听箫馆取吹箫句，大士堂题百子堂。怪底扬州二 

三月，男人唱歌女烧香。 

清客丝弦柁子歌。粉屏门后玉人多。 

闻事，记得传来是卖婆。 

太仓弦子擅东吴，醒木黄杨制作殊。 

不厌，《玉蜻蜓》记说尼姑。 

分明 曲里新 

顾汉章书听 

《扬JJ＼l、f竹枝词》结合充分世俗化的生活情节录入了多样的 

市声，清晨送丧时的鼓吹，晚回熏轿下的笑言，中秋夜满街 

的锣鼓，大街上和尚的说法，市场中长腰健妇的尖叫，六一 

堂前文人墨客的吟诵，声声入耳。尽管《扬州竹枝词》是以 

批判为基本创作主旨，但董伟业的具体描写仍然令读者真 

切感受到扬州以俗为美的城市风貌。 

通过声音表现城市个性之美，借以彰显城市建设的卓 

越成就，作为一种文学传统延续在当下的城市审美活动中。 

2007年，《光明日报》开设“百城赋”专栏，面向全国征稿。 

在其刊载的多篇赋文里，声音成为众多作家揭示城市地方 

文化特色的重要切入点。百城赋的作者大多具有“本地 

人”身份，他们对所赋城市的感觉普遍具有直接性、当下性 

和丰富性特点，那些被频频提及、集中折射出民间智慧光芒 

的方言、民歌以及地方戏曲，形象地诠释了这一点。《苏州 

赋》云：“昆曲婉转，笛箫依依轻送；吴侬软语，琵琶声声相 

闻。”《柳州赋》云：“喜岭南歌海生潮，壮歌独领风骚。”《滁 

州赋》日：“双条鼓，舞出国家文化遗产；《茉莉花》，唱遍全 

球五洲四洋。”《兰州赋》日：“太平鼓铿锵威武，兰州曲余音 

绕梁。”《海口赋》则日：“海口好艺之邦，土戏风味仍在，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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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唱响岛内、岛外。”百城赋的征集及其写作，根本目的在 

于弘扬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体现民族精神的强大凝 

聚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建立。 

因此，上述来自不同城市的方音小调、声腔旋律并非仅仅悦 

耳才具有审美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汇入到了时代的宏 

大叙事之中，具有连接古今、传承中华文明的功能，从而沟 

通了感官与心灵的联系，作家从悦耳走向悦心，进入到更高 

层次的审美境界之中。 

机器声是现代城市区别于古代城市的重要标志之一， 

虽然它在一定范围内打破了城市居民原有生活的宁静氛 

围，却也在改变其生活方式的同时，有效地提高了他们的生 

活质量，故具有被肯定的积极意义。经济学家认为，在国家 

经济处于全面恢复和发展时期的背景下，“机器轰鸣是最美 

的乐声” ，文学家则通过具体形象的描写表达了同样的认 

识。深圳是一座国际化的现代大都市，它伴随着隆隆的机 

器声在一片小渔村的土地上迅速崛起，作家王成钊这样描 

写这块土地上的文化裂变：“推土机开始轰鸣，正在推倒一 

堵又一堵阻碍思维裂变的残墙，开始抹掉曾经辉煌的小农 

经济缩影，把现代商业文明，推进到二十一世纪。⋯‘压路机 

也开来了，正在来回碾压老树也滋养过的贫困、愚昧、守旧、 

封闭。”当诗人将终结“城中村”的巨大爆破声视为“一个古 

老民族迈进现代文明的坚实步履”的见证，并且潋睛飞扬地 

预言“在旧观念的废墟上，浸淫着传统美德的现代文明将傲 

然耸立” 时，机器声作为现代科技之声的代表，因凝聚了 

人们不断被激活与释放的正能量而被赋予了崭新的审美 

内涵。 

较之乡村的宁静、稳定，城市之美的独特性还在于它的 

喧闹、变动。就城市审美而言，动态之美既可指城市建筑外 

部形态的“旧貌换新颜”，如摩天大楼的矗立，城市高架桥 

的飞起；也可指城市文化景观的推陈出新，甚至亘古未见， 

如街头的音乐喷泉，居民的节日狂欢。视觉和听觉是人们 

感受上述变化的重要窗口，当代诗人邵燕祥就是通过声音 

的转换感受到了北京城的变化，他说：“近几十年，什么是北 

京的城市之声?50年代的锣鼓，60年代的高音喇叭，70年 

代，记不清是北京站还是电报大楼，一天几次正点播放 ‘东 

方红，太阳升’的旋律。”∞现代城市马达轰鸣，鼓乐喧天，华 

灯闪烁，吊车运转，种种景象猛烈地冲击着主体在长期的乡 

村审美和山水审美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稳定的心理结构，构 

成了对传统审美经验的挑战与超越，不少人一时间感到不 

适，在所难免。然而，当主体的身体诸觉在外界连续不断的 

强烈刺激下逐渐产生适应性之后，其审美心理结构也随之 

发生变化，知觉感受被注入激情的力量 ，积淀为新的环境审 

美经验，人的自我实现便得以向前跨越。城市的动态，就是 

在这种情况下进入文学家审美视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六十周年之际，一位老诗人如此描写他眼中的北京；“何 

墨 

处秋光好，绝美是京华。红紫百重香透，山水献清嘉。轮奂 

干霄楼阁，百变图案广场，焰火灿奇霞。” 融入山水的和谐 

之美与彰显文明的动态之美，同时成为讴歌的对象，后者使 

诗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心灵震荡，他的兴奋与激动源于人 

自我价值的确证，故属于美感体验的范畴。至于城市动态 

的审美内涵，拙文《城市审美特征的当下思考》∞已有所论 

述，兹不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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